
东大街是高邮的历史文化名街，其历
史可追溯至两宋时期。

北宋开宝四年（971），知军高凝祐始
筑高邮城，城略呈方形，明清《高邮州志》
称其为旧城。其后，高邮城进一步向南北
方向扩展，大部分居民沿运堤而居，商店、
集市相对集中于傍河的南、北门一带。在
城北运盐河（臭河边）的北岸，即今东大街
沿线地域，也很早就形成了市井繁华的街
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
（1129）二月，癸酉（二十四日），韩世忠提
辖使臣李在，“诈称五台山信王下忠义
军”，“聚集溃卒数千，遂据高邮。”李在义
军在高邮，“乃遣人截金后军，得金宝船数
艘，故其军甚富”，成为高邮城重要的抗金
力量。三月庚寅（十二日），“（赵）士从闻
高邮贼李在往楚州，遣统领官不侧乘虚掩
袭，至岳庙下，遇红巾百十，皆杀之。取其
衣伪称在党，行至草市，行武不整，讙噪杀
人。在觉之，出兵迎敌，不侧仅以身免。”
赵士从，赵宋宗室，主管高邮军宗子。金
兵来袭时，率众避屯兴化县。

《舆地纪胜》卷四三，高邮军，“东岳
庙，在城东三里五十步。太平兴国（976—
984）中建，为屋几千楹，为东淮祠庙之
冠。”

元末陈基《高邮》诗云：“秦邮水为国，
层城高郁郁。三面阻重湖，深湟中荡滴。”
高邮城三面阻水，唯北门外地势开阔。自
兴化到高邮城，只有沿运盐河北岸大道向
西，再到高邮北城门。在民国三续《高邮
州志》卷首城厢地图上，大道从泰山庙向
西，经东大街，至北门大街折向南，即是高
邮北门。这条路线，几乎是两地陆路往来
的唯一通道。

赵士从军在岳庙袭杀李在义军上百
人，从容换装，直至在草市“讙噪杀人”，李
在方才“觉之”。则这个草市，当在岳庙西
侧的城区地带。隆庆《高邮州志》卷一：集
市，“蛤蜊坝，蒲草市。东河、下河，俱草
市。”隆庆志卷二：“蛤蜊坝，即旧下闸，在
州东北。”“太平桥，古名蛤蜊坝，在北门
外。永乐二十二年（1424），乡民戴伯祯
等造。”蛤蜊坝，在东大街中段，为古运盐
河上的控制性水利设施。其具体位置，在
今傅珠路与珠湖路的交汇处。直到明代，
这里仍是柴草的集散地之一。因为东大
街是不侧一行的必经之地，故其“讙噪杀
人”的草市，必在城北东大街沿线。而最
大的可能是东大街的东段，即以大淖河为
中心的地区。至今，这里尚存有草巷口、
窑巷口等与之相关联的地名。

东大街为一条东西向主街，其两侧呈
羽状分列众多大巷小巷。这些古巷，都有
着各自的故事与传奇。其东首滑石巷，据
说是当年韩世忠由盐河（臭河边）上岸登
临之处。这些包含浓厚古老文化气息的
古巷，也佐证了东大街历史要远早于两宋
之交。

隆庆志卷一二：“东岳行宫。在州治
北新城小东门外街北。”小东门在东大街
东首，门外为外街，门内对应的东大街则
是里街。应武《岳庙记》：泰山庙“东以东
墙外路为界，西以西墙外路为界。南以三
门滴水至官街为界，北至竹林寺后莲花池
北岸民田为界”。东门外街，宋代即已有
之，其时为“官街”。东大街在新城小东门
内，论其历史，固应大大早于外街。

方志记载，淮东制置使毕侯于高邮城
北筑新城。但新城的筑就，远非一日之
功。宋余壹《瞻衮堂记》，绍兴五年
（1135）秋九月，韩世忠移师楚州，“命其
属提举董侯旼缮营高沙，筑城聚粮，以为
老弱休养便地。”韩世忠军主力在楚州与
金人对峙，将其身后的高邮打造成为重要
的战略后方。其时，在高邮城北已经形成
成熟的街区，这是其“筑城聚粮”的必要条
件。经过董旼及其后来者持续不断的苦
心经营，为后来的构筑新城打下了雄厚的
人力、物力与城建的基础。开禧三年
（1207），毕再遇筑造新城，开重濠，乃收
大成之功。东大街也由此纳入新城之中，
成为新城街区中东西向的一条主街。

隆庆志卷一：街坊，“北门外街：分巷
十六。（街东）东台巷：分巷七；庙巷街：分
巷七。”隆庆志：牌坊，“双凤，为王珏立。
登第，为朱暟立。双豸，为朱礼、朱暟立。
世美，为孙瀚立。柱史，为张胆立。司马
都宪，为陈玉立。内翰，为孙绳立。步蟾，
为冯信立。经济，为陆钧立。攀龙，为韦
经立。以上俱在孝义厢遐观街。”隆庆志
卷一：厢里，“孝义厢，一里，在州治新城多
宝街。”隆庆志卷二：桥，“税务桥，古名遐
观桥，在石桥北，课税局前。宋嘉定年
（1208—1224）造。”遐观桥（税务桥）北就
是东大街，遐观街名必与其相关。

阅隆庆志，遐观街拥有10座牌坊，是
高邮城所有厢街之中最多的，不仅反映了
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也表明了遐观街
宏大的规制。纵观整个城北地区，南北主
干道为北门大街，东西则是东大街。从税
务桥巷头，至文游路街长达一公里。故从
规模与街名来看，遐观街就是东大街。沿
北门大街东侧，南为东台巷，北有庙巷街，
两街巷之间只有东大街，舍此则遐观街便

无从落实。至于是遐观街因名于遐观桥，
还是遐观桥因名于遐观街，笔者倾向于后
者。毕竟东大街的形成至少是北宋中后
期，而遐观桥是在新城筑成之后的嘉定年
间才建造的。换句话说，是先有遐观街的
街名，而后引申出遐观桥的桥名。

雍正志、嘉庆志照录了隆庆志，坊牌
目下备注：“今废坏者过半，姑仍旧志表
之。”其中，“柱史，为张胆立。石坊现存。”
说明迟至清代乾嘉时期，东大街仍名遐观
街。

雍正《高邮州志》卷六：“水陆庵。在
州治东街炼阳庵后。”“炼阳庵。在州治北
新城遐观桥东北。元大德六年（1302），
道士盛心渊建。”炼阳庵，也称炼阳观，位
于东大街中段北侧。建国前还在，有著名
的茶馆洞天楼。很明显，这里的东街就是
东大街，似是民间的俗称。

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首，城厢图
说，“北城外西街较他处稍高。就中隆起
者为社稷坛……由此迤东迤北，逐渐低
落。以东街、北街尾段与坛地相较，大率
相差至八九尺。”社稷坛位于北大街中段，
税务桥西，复兴街以北。旧有高台，南北
长约120米，东西宽约80米，高出地面约
3—4米。宋代驿站迎华驿，元代秦淮驿，
都坐落在这里。明代台上建有社稷坛，后
来又有天地坛。文中东街就是东大街，北
街就是北大街。“原志载城内外市廛极多，
今可称者约共五处。城内中市及南北门
外两市均盛；次则北街庙巷口，东街草巷
口贸易尚多。”“东街草巷口”中的东街所
指极为明确，就是东大街。在清代前期至
民国时期，东街是东大街的官方与半官方
的称呼。

乾隆《高邮州志》卷一：“北大街：东分
东台巷街，新巷口街；西分多宝楼街，又西
至太平街。”与之平行的，则是“沿河通湖
桥街”。

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首：“城内南
北街最殷盛，州前街次之，东西两门最为
闲冷。”“南门外街市殷盛，而地面偏狭，建
筑颇难推扩。北门外地面十倍于南，但只
北大街及新巷口街民居栉比。余街巷虽
多，大率有菜圃或坟荒相间，不甚联属。”
在民国城厢图上，高邮城北南北轴心为北
大街，东西轴心为东大街。其生长的深层
动力，一曰大运河，一曰运盐河。故在城
北，能与北大街相称的只有东大街。“北大
街及新巷口街民居栉比”，这里新巷口街
应当就是东大街。在城北，有著名的新巷
口小学，始建于1911年，初名为启愚简易
初等小学堂。1921年改称鬼神坛小学，
1937年改名为新巷口小学。三续州志卷
首地图，新巷口小学处有土地庙，其西侧
为梁家巷。新巷口小学，实是因东大街之
另称新巷口街而来。

民国十一年（1922）高邮县城厢图，
相应路段径标为东大街。这是东大街的
街名首次以官方的名义出现。

东大街溯源
□ 陈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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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相框里有张泛黄的照片，上有一行小字依
稀可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三十周年”。这
是当年镇上文艺宣传队的合影。

前排中间坐着的，是演李奶奶的，她背台词、练京
腔、学动作，一点不输年轻人。“痛说革命家史”，唱、
念、做，一刻不停。“血债要用血来偿”唱下来，有点气
喘吁吁的。有人说：“您赶快喝点糖茶吧！”“不用，歇
会儿就好了！”谁知，锣鼓家伙一响，她又来神了……

身旁的姑娘，长辫子，大眼睛，一看就知道演什
么的了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唱段，让她光彩照
人。直到家里有了第三代，人家还叫她小铁梅呢。

手提红灯、气宇轩昂的，自然是李玉和了。每当
唱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临行喝妈一碗酒”时，观
众都跟着他唱，台下几乎一条声。记得第一次看“刑
场斗争”时，伴随着一声声口号，突然响起一阵枪
声。我们这群孩子很难过，以为他们真的牺牲了。
直到有次去后台玩，才解开了谜团——原来，那枪声
是用掼炮模拟的。

谜团，还不止一个。扮演鸠山的，胖墩墩的，头
发浓密。可是，一上台竟然成了光头，而且每次化妆
时，他总要带个小饭焐子，还不许别人碰。我们猜
想，那里面肯定有什么宝贝。消息灵通人士看出我
们的心思，慢慢地说出了秘密：原来那里面放着套头
用的猪尿泡，那东西怕风吹日晒，也怕热怕冻。唉，
怪不得当做心肝宝贝！

鸠山旁边，站着刁德一。白白净净，文质彬彬。
“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不紧不
慢，阴阳怪气的，戏迷们听了连声叫好……

坐在李奶奶另一侧的，皮肤白皙，笑起来有两个
酒窝，一上场，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垒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嗓音洪亮，扮相优
美。她是我父亲的表妹。

说到我父亲，他长得胖，嗓门大，是天生的胡司
令。表兄妹同台演“智斗”，一个青衣，一个大面；一
个地下党员，一个反面人物。家庭聚会时，亲友们常
开玩笑：“胡司令，快去给恩人敬杯酒吧，人家可救过
你的命哦！”我姑妈笑着说：“不不不，我来敬司令，他
洪福广，所以方能遇难又呈祥。”即兴表演，常常引得
大家开怀大笑。

最有意思的是，每年六月“晒伏”时，父亲总要把
那套军装行头连同盒子枪道具拿出来晒晒，生怕受
潮发霉。受好奇心驱使，我总想看看那把枪到底长
的什么样。有一回，雷暴雨突然要来了，抢收东西时
才发现，装在皮套子里的竟然是木头做的枪，外面涂
了层黑漆……可惜，搬了几次家，那些东西散失了。

那时的文艺宣传队，大多是业余群众组织。大
家白天忙生计，有不少还是手工业劳动者，晚上才能
抽出时间排练或演出。

由于住得分散，若临时遇到有什么事，只能挨家
挨户上门通知。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往往会落到
演伍长的黄大爷身上。照片中的他，五十岁左右，体
壮如牛。他是做秤的手艺人，做事很认真，待人又真
诚。接到跑腿之类的任务，他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
吃，抓个烧饼边走边啃。人还没进门，大嗓门就喊起
来了：“老徐，在家吗？哦，不在呀。哎，小徐，和你爸
爸说一声，晚上继续排练呢。就说我来过了哦！”说
着，就匆匆忙忙地往下一家去了。

坐在他边上的，是镇文化站站长。此人是外地
的，来界首多年了，口音却一直没变。在他的努力
下，镇上文化工作风生水起。不仅有文娱宣传队、放
映队、故事员队，还有图书室、象棋室、书场（临时），
拥有一批影评员、乡土作家。小镇上，还出了位农民
诗人，曾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轰动一时。他自己
平易近人，甘当配角，在《红灯记》中客串卖木梳的。
紧挨着的，是演狱警的，戴一副大眼镜，个子不高，嗓
门却特别大。即使不用扩音器，一声“带——李——
玉——和——”，也能震撼全场。

后面站着的是乐队一班人，吹拉弹唱，各显神
通。浓眉大眼的那位，笛子吹得太好听了；有时候，
还扛个板凳喊几声“磨剪子来，铲菜刀——”。琴师
们，不仅京胡、板胡拉得好，而且还会弹奏月琴、琵
琶；其中有个易老师，还是知名的作曲家，许多民歌
就是他谱的曲。几个“武场”（敲锣打鼓的）聚在一
起，个子高的那位笑眯眯的，左手拿响板，右手持鼓
键，显然是乐队的领军人物，最显眼的要数他头上那
顶雷锋帽了。

看上去就有艺术家气质的那位姓卞，是负责布
景道具的。那时候，为了节约经费，道具基本上是就
地取材，布景也是一景多用，卞叔叔也就身兼数职
了。后来，他还说过书（是我学说书的师傅）、办过企
业，干一行精一行，成了行家里手……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五十多年过去
了，照片中的人多已作古；即使健在的，也都步入老
年。

一张旧照忆当年
□ 徐松

在乡下时，曾得到一小块菜地。妻拿
不定主张，不知该种什么好，便来征求我
意见。我不假思索，种韭菜啊。妻问，为
啥？我振振有词，蔬菜里唯有韭菜是多年
生的，种一回，可反复收割，无需再种第二
回，省时省事，一劳永逸。“一种而久者，故
谓之韭。”古书上就是这样说的。

凭借“割了又长”这一优势，韭菜在众
多蔬菜中脱颖而出，成为农家菜园的首选
和必选。记得奶奶的菜园里种过韭菜，母
亲的菜园里也种过，现在妻子的菜园也种
上了。外出散步，看到周边的农家菜地里
都种有韭菜。菜市场的货架上或路边小
摊贩拎的菜篮子里，几乎都码放着择得整
整齐齐、碧如翡翠的韭菜。

韭菜种植的历史很悠久。两千五百
年前的《诗经》中就有“献羊祭韭”的诗
句。不过那时的韭菜跟现在还不一样，一
年只能割两回。因为喜爱，人们对它另眼
相待，用心栽种，到了一千五百年前的北
魏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一岁之
中，不过五剪。”一年能剪五次，已经很不

错了。又经过长期培育，到现在，已经可
以十天半月割一次了。

古人非常喜欢食用韭菜，尤其是早春
的韭菜更是极品。南北朝时，齐国文惠太
子问天下菜食何者为最佳，大臣周颙答
道：“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君臣在饭桌上
不经意间的一问一答，就此确立了春韭在
早春菜品中天下第一的地位，并被历朝历
代的食客们推崇。为了款待远道而来、久
别重逢的诗人杜甫，朋友特意“夜雨剪春
韭，新炊间黄粱”，可见春韭在当时人们心
中的分量。清朝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
更是对韭菜情有独钟，嗜韭如命。“三寸四
寸，与我无份；四寸五寸，偶然一顿；九寸
十寸，上顿下顿。”春韭刚上市，少而价贵，
承受不起，但也不忘偶而食用，解解馋，过
过瘾。等到价格回落时，竟然顿顿不离韭
菜，久吃不厌。

童年时，家里的菜园里也种有一大块
韭菜，一行行，整整齐齐。春天时韭菜长
得慢。隔三差五，祖母会用镰刀割两三
行，炒了给我们吃。那时家中困难，没有

钱买肉或豆腐干与之搭配，只是单炒韭
菜，我们也是吃得津津有味。有客人来
时，会加上一两只鸡蛋一起炒，碧绿金黄，
入口润滑，风味绝妙。

夏季的韭菜口味差些，仍比其它蔬菜
有味。韭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辛辣味，刺
激味蕾，健脾开胃，增进食欲。祖母在世
时说，吃鱼费饭，吃韭菜也费饭。意思是
吃鱼、吃韭菜要多吃饭。那时计划经济，
粮食紧张，每顿都得精打细算，否则寅吃
卯粮，吃透支了，到月底就会无米下锅。

秋天，温度下降，韭菜又回到慢节奏生
长，尤其深秋里最后一次收割的韭菜，世称
末刀韭，味道一点也不逊于春韭。江湖上
流行一种说法，韭菜要吃头和尾。头就是
春韭，尾就是这末刀韭。韭菜真是一种善
始善终的菜蔬，有一个无以伦比的开头，还
有一个回味无穷的结尾，可谓功德圆满。

冬天的韭菜完全停止生长。祖母用
草木灰覆盖在菜畦上，既提供营养，又可
保温，防止韭根冻伤。整个冬季都不能吃
到韭菜。如今不一样了，交通运输便捷，
加上推行大棚种植，季节的界限渐渐模
糊。寒冬腊月，菜市场依然人头攒动，摊
位上依旧琳琅满目。既有南方的韭菜，又
有本地的大棚韭菜，还有由韭菜演变而来
的韭黄。虽然有违“不时不食”的古训，却
可一解馋瘾、一慰乡愁。

韭 香 四 季
□ 张玉明


